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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銓電影《空山靈雨》中的禪宗 
典故與佛教思想
The Zen Allusions and Buddhist Ideas in King H us Raining in the Mountain
《空山靈雨》(1979)是由胡金銓執導及編劇，一九七九年香港的羅胡聯製 
有限公司出品之電影。1針對這部電影，吳昊説：“這是胡金銓最複雜（由人 
物到思想）的電影，初看簡單，越看越複雜，就像跌進漩渦，越捲越深入。”2 
然而，張建德（Stephen Teo) 卻持相反的意見，他説：“對道德的強調使影 
片的層次變得極為單薄……影片的宗教氣息，來自所有人物走路、奔跑、在 
寺院內外躲躲藏藏之間不斷的留白，讓 《空山靈雨》變成一部十分疏離的電 
影 。”3到底《空山靈雨》是否如張建德所説的層次單薄呢？其宗教氣息又是 
否來自人物的行走、躲藏等動作呢？吳昊認為本片之複雜性是來自兩種佈
1 《空山靈雨》之英文片名為 “ Raining in the Mountain” ，由徐楓、孫越、佟林 '石雋、田豐、吳家 
驥 、陳慧樓、吳明才等主演。曾應邀在以下影展展出：香港國際電影節（1979)、倫敦電影節 
(1979)、芝加哥影展（1979)、印度影展（1980) '墨爾本影展（1980)、雪梨影展（1980)等 。
2 吳昊：〈胡金銓的電影空間美學〉，《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第廿二屆香港國際電影 
節特刊（香港：香港臨時市政局，1998年），頁 4 1 。
3 張建德：〈忠義群像：胡金銓及其戲曲風味電影〉，《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頁 1 7 。
局 ，一是在寺院的空間上的佈局，由寺院外圍進展到核心的藏經樓，暗示一 
種心靈的進展；二是一層層人物佈局的安排，由簡到繁，但人性卻由繁至簡 
地得到提升。4本論文試由電影故事的文化內涵及電影語言所表現的佛教思想 
來探索本片，用以証明本片的層次並不單薄，相反地，具有多重的文化層次 
以及多面性的電影語言，並以之呼應吳昊的評語：本片是一部“越看越複雜” 
的電影。
《空山靈雨》的電影本事結合了武俠故事與佛教故事。這在胡金銓的武俠 
片之中是少有的結合。《俠女》(1970/ 7 2 )、《山中傳奇》(1979)、《天下第 
一》(1 9 8 2 )與 《大輪迴》(1 9 8 3 )都有佛教思想的成分，但大量影射佛教典 
故 ，採用佛教思想，又以佛寺為故事發生地點的，只 有 《空山靈雨》 。這個 
故事發生在明朝，而明朝是胡金銓多部電影故事所採用的時代。5他對明朝的 
歷史典故、典章制度、服裝佩飾及風俗民情都曾下了很深的工夫，作過大量 
研究。符詩專的話很有見地：“對胡金銓而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與歷史的關 
係 ，而是因歷史背景所呈現出來的質感。” 6以 《空山靈雨》為例，片中沒有 
用到甚麼明朝的歷史事跡、人物，其中佛教寺院的建築、制度與僧人服裝也 
沒有明顯的明朝特色，但其歷史背景可説是具體呈現在兩位官員將軍王紀（田 
豊飾）與指揮張誠（陳慧樓飾）的官服上，其服裝之精緻，體現了這種質感。 
他選擇明朝為背景，在拍攝上必有駕輕就熟之便。因為電影中抄寫經卷的高 
僧是唐朝的玄奘（公元約600-664年），所以這個故事發生在七世紀以後古典 
時期的任何時代都是可能的，因此放在明朝是沒有問題的。故事發生地點位 
於中國某處深山中的三寶寺。至於以寺院為場景，則與胡金銓以前慣用的主 
要電影場景不同。以前最重要的場景是客棧，《大醉俠》中的是高陞客棧， 
《喜怒哀樂》之 〈怒>(1970)中的是一個小客棧的房間；《龍門客棧》(1967) 
亦以客棧之名為片名，還有《迎春閣之風波》(1973)片名中之迎春閣亦為一
客棧。卓伯棠説：“客棧------個狹窄的空間，給胡打碎，變成一個一個小
的空間單元，也就是一個鏡頭所能容納的空間範圍；然後，再經過重新組合 
的過程，轉變為銀幕上我們所看到的客棧----- 個非真實的電影空間。這空
4 同注2 ，頁41-42。
5 其他以明朝為時代背景的電影包括《龍門客棧》、《喜怒哀樂》之 〈怒〉' 《俠女》 ' 《忠烈圖》 
(1975)、《大輪迴》之 〈第一世〉等 。
6 符詩專：〈胡金銓武俠世界裏的視聽元素〉 ，黃仁編著：《胡金銓的世界》(台北：亞太圖書出版 
社 ，1999 年）’頁 2 4 0。
間比原來的空間大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7客棧是一個相對而言的小空 
間 ，三寶寺則是一個空間極大的寺院，住了上千僧人的寺院。胡金銓其他電 
影中的客棧都是在攝影棚裏搭的，連 《俠女》中的靖虜屯堡也是搭建的場 
景 ，三寶寺場景用的卻全是南韓多個寺院及非寺院建築的實景。
南韓的佛教古寺非常多，許多甚至有過千年歷史，初時都是仿中國寺院 
建築而建的。胡金銓在一九七七年夏，為了籌劃開拍《空山靈雨》及 《山中 
傳奇》兩部電影，兩次到南韓看外景，總共看了大小寺院共二十多個。8胡金 
銓説：“韓國的寺院與中國的寺院很相像，而且韓國的寺院不太大，建築物 
很集中，對拍電影來説很方便。”9既然韓國的寺院不大，何以銀幕上的三寳 
寺那麼大呢？大到連女飛賊白狐（徐楓飾）都會迷路！其實寺院空間與客棧空 
間的電影語言有異曲同工之妙。客棧空間是把小空間打碎變成大空間，三寳 
寺空間是把各場地取其部分空間切片，來組成一個面貌多端的大空間。如有 
幾個鏡頭是文安（孫越飾）、白狐、金 鎖 （吳明才飾）三人隨一僧人進三寶寺 
的寺門，用的場地是位於陝川郡的海印寺。1°鏡頭中寺門牌坊的匾寫着“海 
印寺”，非 “三寶寺”。物外居士（吳家驥飾）在三寶寺裏出場的場地用的是 
位於慶州的佛國寺。11電影中三次典禮或大會— 審盜竊案會議、傳位大典及 
剃度儀式— 場地都用了位於首都首爾的宗廟。12南韓幾座寺院與朝鮮國宗廟 
的許多場地之鏡頭結合起來，三寶寺就顯得無限大。而三寶寺中的藏經樓則 
用了兩個場地，就是海印寺的藏經樓與民間的古建築“三十三間樓”。13因為 
在海印寺拍攝時，本人也到過現場，其藏經樓正是胡金銓夢寐以求的藏經樓 
場景。他説海印寺“這八萬一千二百五十八塊大藏經版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佛 
教經典” ，稱之為“高麗藏” ，是印刷經書用的刻字木版。製作於一二三六 
至一二六一年間，這是中文的寶典，古經版卻在韓國完整地保存，是韓國的
7 卓伯棠：〈電影語言的開創者：論胡金銓的剪接風格〉•《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
頁 5 0 。
8 胡金銓：〈旅韓雜記〉 ，胡金銓、鍾玲合著：《山客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 
3 3 ; 胡金銓：〈旅韓外景素描十二幅〉(鍾玲注），《山客集》 ，頁 1 1 3 。
9 胡金銓述，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著，厲河、馬宋芝譯：《胡金銓武俠電影作法》(香港：正文 
社 ，1 997 年），頁 1 6 2 。
10海印寺位於慶尚南道陝川郡伽耶山，初建於公元8 0 3年 ，收藏有高麗藏國寳。
11佛國寺位於慶尚北道慶州吐含山，初建於公元528年 。
12宗廟位於韓國首爾□鐘路區薰井洞，是祭祀朝鮮李氏王朝（公元1392-1910年）的歷代國王和 
王妃的祠堂，初建於公元1 394年 。
13胡金銓述，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著，厲河、馬宋芝譯：《胡金銓武俠電影作法》，頁 1 6 0。
國寶。14胡金銓本打算用海印寺藏經樓作為電影中所有有關藏經樓的拍攝場 
地 ，但因遇上一些困難，只好大部分鏡頭都在三十三間樓拍攝。
一九七八年《空山靈雨》的外景隊在拍海印寺的藏經樓時，因為寺方的 
決定反反覆覆，一下説可以進行拍攝，等到大隊去到藏經樓現場，燈光、佈 
景 、人員一切就緒，寺方又下令説不准拍，所以只拍到幾個鏡頭，這些鏡頭 
全都用上了，包括幾個白狐、金鎖或張誠拾階而上藏經樓大門的鏡頭，門上 
有 “八萬大藏經”的匾。還有白狐與金鎖飛跑過“藏經版庫” 一列列書架中 
的通道的鏡頭。其他三寶寺藏經樓的鏡頭全是在三十三間樓拍的，包括經樓 
的木門及白狐等找手抄經卷的書庫。其實，張建德注意到的“人物的行走、 
躲藏等動作”15是胡金銓的空間佈局，用以顯示三寳寺空間之大，尤其白狐、 
金鎖在寺院中跑來跑去也沒碰見幾個僧人，此寺僧人上千，必是分佈寺中各 
處 ，但卻不見人影，因此會給人寺院面積無限大的感覺。整個三寳寺是一個 
併湊起來的“非真實的電影空間”，但多年來不曾見人質疑過它的整體性， 
可見胡金銓成功地以剪接與拼湊製造了一個中國古代佛教大寺院的空間。
電影本事大致如下：三寶寺中藏有玄奘法師手抄的經卷，為鎮寺之寶。 
正值老住持（金昌根飾）要選擇弟子傳位，他請三位在家人來商議及見証，他 
們是布施該寺多年的大財主文安、駐守當地的將軍王紀及佛法高深的物外居 
士 ，前二者圖謀奪取經卷，分別與大弟子慧通（石雋飾）、二弟子慧文（魯純 
飾）勾結。老住持卻把位子傳給新剃度出家的流犯邱明（佟林飾），他剃度後 
法號為慧明。由頭到尾文安與王紀兩幫人為了盜取及搶奪經卷無所不用其 
極 ，作殊死鬥，最後亦各有報應。因此，明顯地故事本身就與佛教思想及佛 
寺有密切關係。下面將探討《空山靈雨》一片的文化內涵，包括佛教素材、 
典故，以及剖析以電影語言表現的佛教思想。
首先探討胡金銓本人對本片佛教思想的看法。胡金銓自己指出此電影故 
事的素材與禪宗六祖慧能（或惠能，公元638-71 3年）有關。他第一個故事素 
材取自襌宗五□弘忍（公元601-674年）傳位於六祖慧能的故事，胡金銓説：
“五祖將他定為襌的繼承人時，就馬上讓他逃了。因為，有很多個和尚想當六
14胡金銓：〈旅韓雜記> |胡金銓、鍾玲合著：《山客集》 ，頁 45-47。
15張建德 I 〈忠義群像：胡金銓及其戲曲風味電影〉，《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頁1 7。
祖 。”16在 《六祖壇經》17中弘忍把衣鉢傳給慧能後説： “衣為爭端，止汝 
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18的確，慧能由位於 
現今湖北省的東襌寺南逃，逃到今天江西省、廣東省交界之大庾嶺，後面追 
他來搶衣鉢者竟有數百人之多。19《空山靈雨》中 ，大弟子慧通、二弟子慧文 
想奪取住持之位，大弟子甚至煽動群僧鬧事，則與五祖傳位時眾弟子追奪袈 
裟的文本相呼應。就這種對權位的執着，胡金銓解釋為人對權力的迷戀：
我認為權力對甚麼人來說都是非常吸引的東西。人是喜歡權力的。只 
要 有 權 力 ，就可以過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又可以想怎樣就怎樣。要女 
人 有 女 人 ，要食物有食物。這是人喜歡權力的原因之一。但 是 ，除了 
為得到其他東西而想得到權力之外，我認為權力本身也很吸引人。2°
胡金銓自己認為《空山靈雨》的主題就是權力鬥爭。21我們也可以用佛 
教術語來解釋權力的吸引力，權力的欲望涉及貪、嗔 、癡 “三毒”中的二毒， 
即 “貪”與 “癡”。人 會 “貪”圖權力帶來的好處，又因為貪戀這些好處 
以及害怕失去好處而“癡”迷權力。 “貪”與 “癡”都是煩惱的根源。而出 
家人要守戒律，絕對不許貪圖財物及美色、美食等，財物、美色和美食等都 
是具體的，破戒很容易被察覺，但對權力之貪與癡則比較抽象，不容易找到 
破戒的証據。因此出家人如對權力有貪圖與癡迷，容易做到掩人耳目，甚至 
可能犯了戒也不自知。
胡金銓認為電影中另一與六祖故事有密切關係的素材，就是寶物在故事 
中的重要地位。六祖故事中的寶物是傳位的袈裟I 在 《空山靈雨》中則是三 
藏法師玄奘手抄的經卷。出任新住持的邱明最後在典禮儀式中當眾燒毀了這 
經卷。胡金銓説：“有傳位的話就會發生權力鬥爭，所以六祖之後就沒有傳 
位 ，即是沒有七袓。”22《六祖壇經》之中就記錄六祖慧能決定自他開始，不 *1
1 6此處引用的是日本學者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專訪胡金銓的著作《胡金銓武俠電影作法》•頁
1 5 7。此中譯本由厲河、馬宋芝由日文翻譯而成，但其中不少專有名詞是誤譯•例如把物外居 
士的身分譯為“活佛”（頁 166) »
17本論文討論大致不用敦煌寫本的《壇經》文本，乃是因為胡金銓當年所讀的版本應該是通用的 
《壇經》版本，而非敦煌寫本。
18釋法海：《六祖壇經箋註》(丁福保注）（台北：文津出版社，1984年），頁 8 4 。
1 9同上，頁 8 6 。
2 0胡金銓述•，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著，厲河、馬宋芝譯：《胡金銓武俠電影作法》，頁1 5 5 。 
2 1同上。
2 2 同上，頁 1 5 7 。
39
再傳衣，即不再傳袈裟。到六祖七十多歲時，他表示自己快要圓寂1其弟子 
法海就請問他傳衣鉢的事：“法海上座 I 再拜問曰： ‘和尚入滅之後，衣法 
當付何人？ ’師曰••‘吾於大梵寺説法，以至於今，鈔錄流行，目曰法寶壇 
經 ，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説，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説 
法 ，不付其衣。 換句話説，五祖認為“衣”與 “法”二者 ，只應傳法， 
不應傳衣，即不應傳袈裟，以傳袈裟方式來傳住持之位反惹煩惱及爭端，最 
重要的是傳法，新的住持應是能把佛法傳下去的人。電影之中邱明當眾燒去 
經卷，與六祖不傳袈裟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是破除執迷，兩者都是破除對 
寶物的貪與癡。
至於電影之中的寶物，三藏手抄的《大乘起信論》經卷，其實是胡金銓 
虛構的。胡金銓自己説：“唐三藏也叫玄奘，但是並沒有史實証明他寫過 
《大乘起信論》。（笑）那完全是一個傳説。《大乘起信論》是後世的人以他的 
名字寫的，他只是口述過而已。那個初本非常古老。唐代還沒有印刷技術，所 
以那是後世寫得。據傳説講，那經文是真的存在的，但不會是玄奘寫的。”24 
當然傳下來的《大乘起信論》版本上都印着“馬鳴菩薩造，梁天笠三藏法師 
真諦譯” 。馬鳴為古印度佛教詩人，大乘佛教著名論師，約三世紀人，生平 
難考。此 “梁天笠三藏法師真諦”並非指第七世紀唐朝的玄奘，而是指第六 
世紀南朝梁的僧人、佛經翻譯家真諦法師；“三藏法師”可以指任何精通經、 
律 、論三藏的法師，不一定指玄奘。胡金銓説玄奘“ 口述”《大乘起信論》， 
又説是後世人以玄奘名字寫的，都是他的誤解。此外，許多學者都認為《大 
乘起信論》非馬鳴所著，而是南北朝時代中國人的託名之作。梁啟超就推論 
應該是在南北朝約五六三至五九二年之間成書，作者可能是中國僧人慧遠或 
曇遵。25
《空山靈雨》中 ，在家人如王紀將軍及大財主文安視此手抄經卷為無價之 
寶 物 ，胡金銓就採用寺名來反諷這種執迷。電影的主要場地就是“三寶 
寺” 。本片藉着施主文安與假扮他妾的女飛賊白狐之間的電影對白來表現這 
種反諷：
文 安 ：這就是天下聞名的三寶寺。
2 3釋法海= 《六祖壇經箋註》 ，頁 2 5 2 。
2 4胡金銓述，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著，厲河、馬宋芝譯：《胡金銓武俠電影作法》，頁1 5 7 。 
2 5梁啟超：《大乘起信論考証》(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 8 4 。
白 狐 ：這廟裏有哪三件寶物啊？
文 安 ：這三寶不是世俗所說的寶物，是佛家所說的佛、法 、僧 。
説明何為三寶的文安，卻是為了盜寶而來到寺中，因此他口中大談佛法 
典故，心中卻癡戀寶物，可説是一個強烈的反諷。正如今日之莎士比亞手稿 
在拍賣場上創天價，手抄經卷對一些在家人而言是無價之寶，但在出家人眼 
中只是張破紙，認為佛經貴在文意，片中老住持智嚴、慧思（秦沛飾）、邱明 
都如此説過，他們都認為最重要的是佛經中的內容得以傳佈。
而這手抄經卷在本片中更是一個具多重象徵意義的符號。除了對不同的 
劇中人有不同的意義，如對一些人是“寶物”，對一些人是“破紙”，在幾 
場戲中又是“空”的符號。第一次女飛賊白狐與金鎖在藏經樓的書庫尋找手 
抄經卷，因為知道張誠已到，白狐驚惶中拿起一個木盒就跑，然後白狐、金 
鎖與張誠三人死命打鬥奪這個盒子，最後盒子落在地上竄出許多顆珠子，原 
來是一盒子念珠，根本沒有經卷，空忙一場。第二次盜寶是邱明已繼位新住 
持 ，帶領寺眾及貴賓到海邊的山崖去送別老住持，因為老住持將進入依餘涅 
槃 ，26而白狐、金鎖、張誠、文安四人則潛回寺中盜寶。張誠到新住持的襌 
房去找，找到一個經盒，打開來卻是空的，空歡喜一場。白狐、金鎖再度進 
入藏經樓，見到經盒拿了就走，她是慣賊，竟沒有打開盒子查証，這應是編 
劇上的一個疏漏。就為了這沒有查証過的盒子，四個人搶來奪去，在林中作 
殊死鬥，打鬥中死了兩個人，張誠和金鎖。最後這個盒子也隨墮崖而死的文 
安一去無回。由結尾的大典我們知道，手抄經的真本根本沒有被偷，新住持 
把它拿出來親手點燃燒了。由頭到尾，兩幫人馬從來沒有盜到真的寶物。可 
見為了三個沒有寶物的盒子，兩幫人馬死命打鬥，最後枉死了三個人，除了 
盒子有“空”無寶物的含義，還有一切爭鬥、執迷全都是“空”忙一場，表 
現了貪與癡的虛妄及荒謬。
而電影藉着不同的情節，表現了三種佛教思想：第一是上文已探討過的 
貪念與癡念之虛妄，第二是果報觀念，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循環， 
第三是“忍辱”的觀念，也就是人應該如何處理三毒之一“嗔”念的問題。 
《空山靈雨》中一些在家人與出家人都表現他們對權力與寳物之貪求與執迷，
2 6“依餘涅槃”應 是 指 “有餘涅槃”或 “有餘依涅槃” |此境界與“無餘涅槃”相 對 。在有 
餘涅槃的修持境界，已能將生死原因之煩惱斷絕|但前世的業造成的果報身還留在世間，即還 
以肉身的形式活在世上。故老住持境界非常高，但仍未達到絕對的“無餘涅槃”境界。
他們的結局都是權位與寶物全然落空，因此突顯了“貪”與 “癡”的虛妄。 
大弟子慧通與二弟子慧文都是出家人，但為了當上住持，肆無忌憚，甚麼都 
做得出來，他們對權力之執着眷戀比在家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弟子與王將 
軍協定，如他當上住持就奉送王將軍經卷，他還在師父老住持與物外居士談 
話時去偷聽，打探傳位的消息，甚至在邱明上任新住持後，試圖用繩來勒死 
邱明，沒想到反為邱明制服。二弟子慧文則為了得到大財主文安支持他登上 
住持之位，不惜背叛自己的寺院，暗助白狐盜取經卷，且也應允文安以經卷 
來交換住持之位。當然慧通、慧文的希望都落空了。新出家的邱明不僅獲傳 
住持之位，而且以其幹練，寬大及智慧，鞏固了地位。而文安與王將軍對經 
卷的執迷也都落了空。文安為奪寶而喪命，王將軍因眼見經卷焚成灰而失望 
傷心。因此電影^故事情節在在顯示了貪念與癡念之虛妄，佛教思想可説是 
貫穿全片。
故事情節安排每個人的命運，可説是採用了因果報應律，作合情合理的 
安排。合情合理的重點是在誰應被命運處死的問題。全片中動過殺機的共有 
五人：文安、白狐、金鎖、張誠、慧通，但被命運處死的只有三人：文安、 
金鎖和張誠。大財主文安的結局是跌下山崖摔死，他被命運處死與他的為人 
有關。他談起佛法，頭頭是道，但其實是個陰狠冷酷的人。在結尾林中打鬥 
的一場，他僱用的武師金鎖，被王將軍手下的指揮張誠所重傷，文安因望見 
寺眾追來而棄之而去，完全不顧金鎖之死活。然後在他與白狐被王將軍與寺 
眾追捕時，逃到了江邊，走投無路，卻有一舟子渡他過河。對渡他的舟子， 
文安不但不謝，還動了殺機，蓄意殺之滅口。因此他不只自私自利，而且陰 
狠害人，以死為其報應，可以理解。
相對而言，王將軍雖同樣對寶物執迷，卻不是個性陰狠之人，反而是大 
而化之，頭腦有些簡單，受到的報應輕可以理解。另一個死者是慘死在林中 
的指揮張誠，他被白狐、金鎖與文安三人合力殺死。何以張誠的報應也是死 
亡呢？由物外居士與邱明的對話中我們知道，邱明之成為犯人，全是張誠陷 
害的。邱明的哥哥為印刻工藝師，邱家有傳家之寶：咸通版的《金剛經》 ， 
張誠為了強奪此經卷，誣吿邱家兄弟為小偷，哥哥被打死，邱明則判有罪， 
流配充軍，買度牒出家。27張誠非常凶狠，常常以詭計害人，因此安排他被 
殺死有其道理。最弔詭的是，片中的因果律並沒有依循“殺人者死”的定律。 
電影中親自動手殺死人的，除了殺了金鎖的張誠，還有白狐，她在打鬥中用 
匕首殺死了張誠，但卻沒有被安排死去，為甚麼厚此薄彼呢？我們可以看到
編劇處處有伏筆表現她是個心存仁慈的人，而且是個有原則的人，所以結尾 
時沒有安排她死。在林中金鎖重傷倒地不起，文安叫白狐隨他離開，白狐面 
現不忍；文安沒付舟子錢，白狐揪住他要他付；文安要殺舟子時，白狐也試 
圖阻止他，可見她是盜亦有道。白狐假扮文安的妾，文安想乘機染指她，卻 
被堅拒，可見她有她行事的原則，賣藝不賣身。白狐確實心有仁念，但到底 
是殺人者，所以給了她一個青燈古佛的未來歲月，讓她免於死罪，但要終身 
懺悔。
金鎖之死，則可能與其為人關係不大，因為他不是個大奸大惡的人，他 
之被殺死應是一種編劇上的需要，發 揮 “櫬角”的功能；他之死可以顯示張 
誠武功之高強，一人鬥三人仍可殺死其中一人，他的死也可顯示文安與白狐 
不同的人性。因此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律上，胡金銓的編劇安排， 
大致可説是各個角色都有合情合理的報應。但也因為情節合情合理，所以少 
了一些電影編劇常用的意外驚人橋段。相信胡金銓在此劇故意採用比較平鋪 
直敘的方式，因為他別的電影都顯示出他是個善用橋段的人，如 《俠女》 
中 ，錦衣衛北鎮撫司許顯純（韓英傑飾）向高僧慧圓（喬宏飾)懺悔時，竟意 
外地、突發地刺殺了慧圓。《空山靈雨》中的合情合理則與採用了佛教的因 
果思想有關。
胡金銓的電影大多可説是角色忠奸分明，二者之間沒有中間地帶，如同 
卓伯棠所言，“胡金銓的人物一般都黑白分明，無論在服飾符號，音樂的意 
涵上皆忠奸分明。”28張建德説：“對道德的強調使影片的層次變得極為單 
薄” ，這句話也許對像《忠烈圖》(1975)這樣的電影還説得過去，因片中的 
角色不是愛國守土的英雄，就是倭寇與漢奸。但 《忠烈圖》也 因 為 “道德的 
強調”而有一種凜然的氣勢。《空山靈雨》對角色的處理則忠奸並非絕對分 
明 ，而是有模糊地帶，當然在音樂配樂上，凡正面人物出場必有正音，如物 
外居士出場，除了振奮人心的鐘鼓聲，還有陽和隆重的配樂。邱明帶枷鎖出 
場的配樂則有落難英雄之悲涼。忠角如智嚴老住持、邱明、物外居士、慧思
2 7度牒是政府對於依法得到官方認可剃度為僧尼的人發給的證明文件，上面詳細記載僧尼的本 
籍 、俗名、年齡、所屬寺院、師名以及官署關係者的連署。持有度牒的僧尼不但有了明確的身 
分 ，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時還可以免除地税徭役。度牒在唐、宋及元代後期是設有收費制 
度的。而度牒在明代初期並不收費，明太祖於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年）下令能通過經典考 
試的僧尼即可獲發度牒，直至明朝末年，國勢衰微|才重新恢復前朝的賣牒制度，即僧尼必須 
納錢才可換取度牒。至於犯人是否可以買度牒出家，待考。
2 8卓伯棠：〈電影語言的開創者：論胡金銓的剪接風格〉，《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 
頁 5 0 。
在個性塑造上是毋庸置疑地正派，奸角如張誠則是毋庸置疑地奸險。但其他 
要角在個性上則有模糊地帶。白狐、金鎖都是犯過案的，甚至殺過人，但本 
性並不太壞。文安雖陰狠冷酷，但不奸詐。慧 通 、慧文只是被權力迷昏了 
頭 ，慧文後來還能改邪歸正，勸文安歸案。想是因為胡金銓在本片中以處理 
人的貪念與癡念為主，而非對立與打鬥，因此對人性的呈現也比較多面。
片中另外一個重要的佛教觀念為“忍辱”。“忍辱”為六度29之一，指 
當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受冤枉，卻能安於受苦，不嗔、不怨，並能在其中反 
省自己及審查因果，得到智慧，而主角邱明則一再體現了“忍辱”的佛教善 
德 。邱明明明被張誠陷害，成為犯人，買了度牒，到三寶寺出家，但卻能不 
怨不艾，心平氣和地在三寶寺做雜役、作清潔工。在一場戲中，他幫物外居 
士的侍女拾地下念珠，張誠認出他是宿敵，因為邱明從來未見過他，所以不 
知他是陷害自己的人，這次張誠又誣吿他，説他與侍女“鬼混”，邱又忍下 
了氣。老住持命他看守藏經樓，張誠去盜寶被邱明逮著，王將軍及張誠反誣 
吿邱明在藏經樓偷東西。老住持明知邱明被冤枉，但為了平王紀將軍的氣而 
罰他吊在藏經樓上，可是邱明卻能體察老住持的心意，不怨也不氣。這是老 
住持真正選他為繼位人的原因之一，因為他修行已到達了能“忍辱”的境界。
其實襌宗五袓傳位慧能的故事對《空山靈雨》的滲透很全面，也很深 
入 ，可以説是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 的_個範例。兩者都涉及大寺院中傳 
位給新住持的大事件。兩者都是資淺位卑的僧人意想不到的被選中。這個 
“意想不到”在《空山靈雨》中是有變奏的。當老住持在傳位大典中宣布邱明 
為新住持，除了 “物外居士”，在場所有僧人與賓客都是“意想不到”的 。 
但觀眾卻由前面的鋪陳，知道新住持必然是邱明，在此胡金銓用了戲劇性反 
諷 （dramatic irony) 的手法，即觀眾知道的比劇中人多，因而產生了觀眾可以 
洞燭先機效果，當然這種編劇手法是反高潮的，不像以前的《龍門客棧》 、 
《俠女》等 ，出乎觀眾意外的橋段非常多。胡金銓故意不用橋段，我想是用以 
營造凝重的宗教氣氛。兩位被選中的人在寺院中的地位都是最底層的，慧能 
被五祖派到養馬的馬糟廠去劈柴、舂米，邱明則被住持派去洗地板；兩個人 
的社會地位也很低，慧能出身窮苦，又不識字，邱明則是社會邊緣的犯人。 
而且兩個故事都涉及爭奪寺中竇物；兩者的老住持都在找尋真正能傳其法的
2 9六度，即六波羅蜜，指由生死輪迴之此岸抵達涅槃之彼岸的六種方法：一 、布施；二 、持戒； 
三 、忍辱；四 、精進；五 、襌定；六 、智慧。
繼承人，五祖找到的是得佛法的慧能，老住持找到的是具忍辱美德的邱明。 
五祖弘忍的東襌寺，僧人上千，卻沒有人得其法，他看到慧能的偈，3°知道 
他有慧根，晚上把他召來解説《金剛經》 ：“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 
教及衣鉢，云 ： ‘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31《空山靈雨》中的住持智 
巖也是在考驗徒弟的心性後，才決定傳位給邱明。他對物外居士説，選新住 
持 ，“不論是僧是俗，只是有慧根，就能傳法渡人” ，選法與五祖的選法相 
似 ，也是不論僧俗。當五祖把衣鉢傳慧能時，慧能尚未出家，當時他是住在 
東襌寺學習的在家人，即一位行者。一直到十五、六年後，廣州法性寺的印 
宗法師替他剃髮，慧能才正式出家。32五祖命慧能當夜就走，並親自送他 
走 ，還令他不但要走得遠遠，而且要掩藏身分三年，果然有數百人追來，全 
為了奪回袈裟，可見傳位之事，連五祖也無法完全管控他治下的東襌寺僧 
人 。而 《空山靈雨》中卻在大典上傳袈裟，居然能安然傳位，則與胡金銓編 
劇所安排的三寳寺制度有關。傳位予誰是保密到最後一分鐘才由住持在全寺 
僧人面前宣布，而且現場還有在家人見証。他們包括有權有勢、駐守當地的 
將軍，及該寺最大的施主，因此將來如有爭端，他們是有實力的人，可以支 
持新住持。
六祖慧能事跡中，千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就是神秀的偈與慧能的偈。 
五祖為挑選繼位人而當着寺眾出考題：“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 
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33 “若悟大意”是指已 
經得悟了佛法者，東襌寺眾僧之中呼聲最高的是教授師神秀，他的偈為：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慧能的偈為：“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34而在《空山靈雨》中 
也有類似的考試與答題。最先是考論經証道。老主持分別與七位弟子一問一 
答地口試。邱明則由物外居士口試。這些都用考官與考生兩人散步、一對一
30偈 ，梵文為“gagtha”，指佛經中常有的頌，必為四句，有三言、四言、多言等，後來延伸為 
僧人所寫每行字數固定的四句文。
3 1釋法海：《六祖壇經箋註》 ，頁 8 2 。
32釋法海：《六祖壇經箋註》 ，頁 9 5 。《六祖壇經》的敦煌本沒有在法性寺正式出家這一段。 
33釋法海：《六祖壇經箋註》 ，頁 66-67。
34釋法海：《六祖壇經箋註》，頁 7 1 ，7 8 。敦煌本的偈有些不同。神秀的偈有一句不同，敦煌 
本 為 “莫使有塵埃” ；在敦煌本中，慧能寫了兩首偈，非一首，如下：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
“身是菩提樹，心為明鏡台，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
見惠能：《六祖壇經：敦煌《壇經》讀本》(鄧文寬校注）（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 
頁 22 ， 27 。
對話的方式表示他們在進行口試，只有配樂，沒有對白。最後選出三人：大 
弟子慧通、二弟子慧文與三弟子慧思，在樹下面對老住持、王將軍與文安進 
行決賽。老住持出的題目是：“到廟後面的池塘中去打一桶清水。”三人打來 
水後，老住持問他們：“你們的桶裏是清水嗎？”他們的答案有點類似神秀與 
六祖答的偈。以下為三人的答案：
慧 通 ：弟子與師弟們同心合力打到一桶清水，就像千溪萬水同歸大海 
才能照出一輪明月。
慧 文 ：弟子是用細紗滤出來的，就像修持有'!■ 互 ，澄清俗慮，才能反本 
歸 真 。
慧 思 ：聽 其 自 然 ，心清水自清。
他們三個人的答案之中，大弟子與二弟子的有點像神秀的偈，注重不斷 
的修持。三弟子慧思的答案比較像六袓慧能的偈，直指心性。但他們三個人 
最後都沒選上，選上的反而是沒有進入決賽的邱明。這是胡金銓對觀眾故佈 
疑陣。被選上的邱明其實由一入寺就被老住持與物外居士進行考核。初次進 
見時，邱明先喊老住持“師父”，老住持問：“誰是你師父？”，邱明答“你 
是我師父”已暗含向他求法之心。物外居士問他怨恨不怨恨陷害他的張誠，邱 
明 説 “不怨”之後不少情節都是在考驗他怨不怨的課題，而邱明也真做到了 
不嗔、不 怨 、能忍辱。初次見面的場景最後的一句對白是老住持給他派工 
作 ，説 ：“你先把廟裏的地板洗乾淨” ，這一句就似乎暗藏日後傳位要他清 
理寺風的意思。
由三弟子慧思的答案“聽其自然，心清水自清”可以知道慧思不只處事 
不強求，而且內心清淨，因此他也可説是一個夠資格的候選人，老住持何以 
沒有選他呢？慧思正直不阿，直言坦率，但過於年輕，不太通人情世故，做 
管理的位置會有實際的問題。邱明則在人世間經歷過起伏，受過苦難。而且 
幹練果決，又有佛法“忍辱”的善德，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所以胡金銓安排 
這樣一個人來繼承住持位子有其道理，顯示老住持有選人的智慧。
《空山靈雨》中還有一個人物也是取材自佛教故事，就是物外居士。居士 
一詞是指在家修習佛法的人。居士之中也有深通佛法、境界很高的人物，最 
著名的是釋迦牟尼時代的維摩詰，他是毗舍離城之富人，居鬧市、資產無 
數 ，結交權臣后妃，出入酒色場所，但精通佛理，修行很高，並輔助釋迦牟
尼佛教化傳法。他能生活在紅塵聲色之中，而能不受影響， 
內心無欲無垢，《維摩詰所説經》中 就 説 “示有資生，而 
恆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彩女，而常遠離五欲淤 
泥 。”35物外居士就是這種典型人物，他有十四位美麗的侍 
女隨從，入寺時由其中八位侍女抬轎出場。老住持對他也言 
聽計從。而美麗的侍女更具傳奇性，個個武藝高強，而且似 
乎很放得開，當物外居士在瀑布前對眾僧談佛法時，她們竟 
然只披薄紗下水游泳。當然這是胡金銓把維摩詰式的人物行 
為加以誇張及形象化的電影語言，直接訴諸視覺，用以表現 
人 物 “有色”與 “無色”的境界。
當一九七七年胡金銓帶外景隊在南韓找拍攝地點時， 
選了兩個瀑布地點作為物外居士説法的場地，他畫了鏡頭的 
素描，即海印寺外的瀑布及濟州島天帝淵瀑布（見圖一、圖 
二）。36兩圖中都畫了居士、僧人及侍女。其實這一場戲的 
目的，就是為了對三個傳位候選人，慧通、慧文、邱明進行 
考驗。當時物外居士坐在巨岩上講經、誦經，僧人弟子散坐 
在水邊石上，十多個侍女在僧人對面水中游泳（見圖三、圖 
四）。37弟子們卻紛紛偷瞥前面披薄紗游泳的侍女，大弟子 
與二弟子也不例外，不能自已。唯有邱明挑着水桶到水邊汲 
水 ，好去洗地板。他卻是隨便看看誦經的僧人，隨便看看水 
中的侍女，臉上沒有甚麼特別的表情，可見是藉此表現他沒 
有心動，他像物外居士一樣，是 心 中 “無色” 。而大弟子 
與二弟子顯然是動了心，心中有垢，心 中 “有色” 。因 
此 ，高下立判。而且用在邱明的鏡頭遠比大弟子、二弟子 
多 。邱明毋庸置疑地是這場考試的主角。
《空山靈雨》片中也有打鬥，但與胡金銓其他武俠片相 
比 ，如 《大醉俠》' 《龍門客棧》、《俠女》、《忠烈圖》、 
《迎春閣之風波》 ，主題上與《空山靈雨》明顯是不同的，
圖一：韓國海印寺外的瀑布
35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説經》(僧肇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 1 0 8。 
36胡金銓：〈旅韓外景素描十二幅〉(鍾玲注），《山客集》，頁 114-15。最後拍攝時採用的場地 
是天帝淵瀑布。
3 7黃仁編著：《胡金銓的世界》(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1999年），頁4 9 。
圖三（上）、圖四（下厂物外居士講經，僧人散坐在水邊石上，侍女在僧人對面游泳。
不再是忠義與奸携的對立，而是處理人心貪欲的題材。其他影片中的打鬥風 
格可説是陽剛、慘烈、嚴肅。《空山靈雨》中的主要打鬥場面出現在近結尾 
處 ，張誠、白狐、金鎖、文安四人的纏鬥，在落葉遍地的秋林之中，意境淒 
美 ，尤其是落葉之中白狐紅黑二色的披風之鮮明、鳥鳴之淒清，以及輕輕鼓 
聲配樂之幽遠。更有趣的是，淒美之中又有一絲幽默，大家爭奪的經卷盒 
子 ，被張誠、白狐、文安、金鎖，像兒童玩耍一樣搶來搶去，玩球一樣地拋 
來拋去，解構了胡金銓武俠片一向的嚴肅氣氛。張建德也注意到這一點：
“在高潮的動作場面裏，兩幫敵對的竊賊將盜來的經書當羽毛球般抛來拋 
去” ，具 有 “胡金銓的戲曲風味” 。38
最後這一連串的打鬥場面，有異於胡金銓其他武俠片之處，除了上面所 
説的淒清氣氛、解構的幽默，還有卓伯棠所説的“舞蹈的美感”，在白狐、 
文安殺了張誠後，他們兩人逃亡，過了一條大河後，逃到山石水澗之間，突 
然間物外居士的侍女們“一個個相繼從山崖飄然降落地面，一連用十多個鏡 
頭構成，直如仙女下凡，根本不是武打的架式，而是身輕如燕，柔軟的舞 
姿 ，十多個鏡頭組合在一起，將從崖上落下的一剎那延長，舞蹈的美感油然 
而生。”39我想這種“仙女下凡”式的畫面，除了因為胡金銓獨特的剪接手 
法 ，也因為場景的選擇，即以剛硬的大山石背景襯托出侍女的衣袂飄飄，而 
胡金銓的人造霧則增加了這些畫面的“仙氣”與神秘感（見圖五）。胡金銓在 
此片的打鬥中加入了淒清的氣氛、解構式的幽默，以及仙氣與美感，必定與 
本片要表現的佛教思想有關。
《空山靈雨》不能説顯示了很深的佛法，但卻很切實地呈現了一些佛理。 
本文一開始所引的話中，張建德認為這部電影內容有“對道德的強調”也不 
完全錯，因為胡金銓用了佛教思想，如權力執迷之虛妄、三毒之害、忍辱美 
德等觀念為主題，故肯定是會強調道德的。但強調了道德，並不會因此而層 
次單薄，因為本片之層次是由許多方面來表達，尤其是文化內涵及電影語言 
的層次，包括採用佛教典故以作為文本互涉，如五祖傳位典故、偈的典故， 
又包括透過情節貫穿全片的佛教思想，如三毒觀念、忍辱觀念及因果觀，還 
包括一些電影語言符號，如 “經盒”的象徵、對白的反諷手法、“洗地板”的 
語言象徵、配樂襯托主題的手法，更在武打場面中釀造淒清氣氛及舞蹈之美 
感等。故本片之“宗教氣息”並非如張建德所説的“人物走路、奔跑 ，在寺 
院內外躲躲藏藏之間不斷的留白” ，4°而是來自電影語言的運用及電影情節 
表達的文化內涵。
其他胡金銓影片中比較有佛教意味的是《俠女》 ，《俠女》的英文片名 
是 “ A Touch of Zen” ，但 《俠女》中的襌意反而不多，倒是有些宗教顯靈 
的場面，如高僧慧圓被剌殺時，流出的血竟然是金色的。《空山靈雨》中最
3 8張建德：〈忠義群像：胡金銓及其戲曲風味電影〉，《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頁1 7。 
3 9卓伯棠：〈電影語言的開創者：論胡金銓的剪接風格〉 ，《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 ， 
頁 5 1 。
4 0張建德：〈忠義群像：胡金銓及其戲曲風味電影〉，《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頁1 7。
圖五：物外居士的侍女們由山崖上飄落
有禪味的是文安與白狐因坐上小舟 
而逃出王將軍與眾僧的追捕，而渡 
他們的舟子竟是老主持。在此要問 
的 是 ，老住持不是已進入涅槃了 
嗎？怎麼又會出現呢？第一，要瞭 
解的是他進入的是“有餘涅槃”， 
仍有前世的業未盡，仍有肉身在， 
所以他的出現不是幻覺。第二，是 
看他在甚麼時刻出現。舟子渡他們 
過江的全程中，文安、白狐及觀眾 
都沒有看到舟子的面孔，兩人上岸 
後 ，文安回身，心中充滿殺機，正 
在岸上向小舟走去，準備殺死這個 
舟子— 他以為只是一個平常的 
舟子— 舟子一回身，卻是老住 
持 ，把文安嚇壞了。老住持這次意 
外的出現有如襌宗之棒喝，如果文 
安當下懺悔，就是悟了，立地成 
佛 ，胡 金 銓也 説“那只是個含有 
幻想意味的場面，象徵他渡往彼 
岸”，41可惜這次老住持化身為舟 
子來渡文安，沒有渡成。片名《空 
山靈雨》亦富襌味，片名中第一個 
字 為 “空”，點出權力、寶物皆成 
空 ；“靈雨”可以象徵一種心地被 
靈雨洗淨的境界，即白狐與眾僧內 
心的淨化過程 > 正如同電影的最後 
兩個鏡頭的含意，倒數第二個鏡頭 
是邱明手持的剪子，一剪白狐一束
4 1胡金銓述，山田宏_ 、宇田川幸洋著，厲河、馬宋芝譯：《胡金銓武俠電影作法》，頁1 6 6。
頭髮，表示白狐皈依佛門出家，最後一個鏡頭先由一女尼接手做剃度，僧眾 
頌經，鏡頭拉開，出現大殿前的剃度典禮台，及台下會眾，然後鏡頭向上移 
到大殿屋頂，再向上移至藍天，絲絲白雲，顯示一種空靈的境界。
